
“民”字揣心中
孙 波

! ! ! !在我们芷江西路派出所，有一句座
右铭：“只要将心交给群众，群众自然就
会记住你。”说这句话的是电影《今天我
休息》中“马天民”的原型之一、原指江庙
路派出所优秀户籍警马人俊，他原来管
理的社区恰好就在我们派出所辖区，在
群众工作实践中继承好这笔宝贵的精
神财富，是我们坚持的一个永恒主题。

公安的主业是打击，只有以打开
路，才能打防并举。因此，我们所里确立
了这样一个意识：小案大案，事关群众
利益的案子都是必破案。

芷江西地区靠近铁路上海站，人员
流动性大，治安情况复杂。我们就从辖
区的热点、难点问题下手，首当其冲的
就是“黑中介”诈骗。其间，我印象尤为
深刻的是捣毁了一个“医托”诈骗团伙。
去年 !月的一天上午，我路过派出所一
楼窗口，碰到一对外地夫妇抱着一个患
面瘫的孩子正在报警。他们在医院门口

遭遇了“医托”，骗走了他们 !""" 多元
钱，这些钱是他们借来给孩子看病的。
听完了案情之后，我安慰了他们一下，
叫民警赶快去他们说的地方调查一下。
当天晚上下班时分，我刚走到门口，看
到那对夫妻还坐在派出所旁边的台阶
上，一脸愁苦。小孩子
在哭，大人也在抹眼
泪，他们说：被骗了以
后，已经没有钱住宿
了，甚至连吃饭的钱
都没有，不晓得怎么办才好。当时，我的
心里非常震撼。我回进派出所，当即做
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先安排民警去
联系一个旅馆让他们住下，费用由我们
派出所负责；第二件事就是去了解这个
“医托”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这些
“医托”把诊所称为“道场”，当“医托”把
受骗对象带过去的时候，“道场”就会开
门营业；而没有受骗对象的时候，那里

是关门落锁的，这就给我们打击带来一
定难度。当晚我决定，明天一大早就根
据排摸情况，开展守候伏击，一定要打掉
它！我们的运气很好，第二天上午，骗子的
“道场”又开门迎客了，我组织力量全线出
击，一下子就抓获了十名涉案对象。

公安社会管理的效
果应当集中体现在社会
的平安稳定上，因此，我
们也确立了这样一个意
识：小事大事，事关辖区

稳定的事都是百姓的“要紧事”。
芷江西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危

棚简屋多、低收入群众多、邻里矛盾纠
纷也多，此类“#$%”约占到派出所每天
总量的五分之一。针对这一情况，我们
全所自上而下协同配合，一方面深入工
作、积极化解；另一方面，积极协调，主
动推荐低收入人员到保洁、保安等岗位
工作。这样一来，他们“窝”在家里的时

间少了，产生“摩擦”的机会也就少了，
再说，收入增加了，心情也舒畅了，辖区
纠纷类“$$"”报警数因此下降了近一
半。电影《今天我休息》中的“马天民”是
亲近群众、服务群众的楷模，也是群众
工作的行家里手。为了培养出更多的新
“马天民”，派出所成立了“小马天民青
年突击队”，去年 !月，“小马天民青年
突击队”以全区第一名的成绩申报了上
海市优秀青年突击队。马人俊的徒弟王
玺还被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在派出所三年多工作的感受：第
一，是在群众的站位上去体会他们对公
安感受，只有把警心完全交给民心，才能
在平安建设中警民同心；第二，是在公安
的站位上去感受民心所想，只有服务群众

的意识增强了，才会转变
工作思路和目标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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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
警界群星谱

诗性人生
蒋子龙

! ! ! !在我结识的多才多艺、兴
趣广泛的人中，以泳友崔以泰
教授格外出彩。他年轻时喜欢
举重，后来成为国家一级举重
裁判，在省市级的大型运动会
上做过裁判长，至今还保留着国际
举重裁判的头衔。他收藏的“世界医
学邮票”，被评为“全国之冠”，获颁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一等奖，并连
续五次获国际邮展金奖，同时编撰
了《世界医学邮票大观》、《邮票上的
医学故事》等多部砖头般厚重的大
书，俨然成了这方面的“权威”。其实
他自小学医，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
教，直至副院长、天津医科大学党
委书记。
上个世纪 &%年代，他创办了中

国第一家“临终关怀研究中心”，随
后又在医大第二医院创立“临终关
怀科”。美国德瑞克大学教育学院院
长、东西方死亡教育学会主席莱尔
教授尊他为：“中国从事临终关怀事
业的第一人，开创了中国的临终关
怀学，当之无愧是中国的临终关怀
之父。”他先后还创建了天津宁养
院、天津怡泰医院，曾被李嘉诚基金
会和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授予用纯金
铸造的“业绩奖”及“终身成就奖”。
还获得过中国性学会颁发的“科学
进步一等奖”，以及美国雪兰多大学
授予的“杰出领导奖”……如今崔以
泰身上至少还披挂着十几个头衔，
我曾问他：“若只能保留一顶帽子，
您选哪一个？”他脱口而出：“诗人！”

呀？写出什么样的诗、写了多少
诗才可称得上是诗人？诗坛上有一
种现象我始终说不清楚，也不知该
如何评论？天津有自发的群众性诗
社 '%多家，加在一起上千人，其中
有一个都是厅局级干部组成的诗
社，专写古典诗词。还有家经营非常
好的天安公司，从总经理到员工都
写诗。每年春天，各诗社联合在桃花
堤举办诗会，堤上堤下桃花如海、诗
歌如海。他们写诗主要是自
得自乐，有机会交流时就朗
诵一下自己的诗作，与诗友
们同乐。倘手里有闲钱，印
成集子散发给朋友，也算是
一种发表。在他们身上，诗显然还有
另一种作用：“以诗养生，以诗养
业”。还以崔教授为例，因写诗心灵
生机蓬勃，生活情趣丰盈，年近八
旬，热情洋溢，凡有聚会，兴致一上
来张口就是诗，引吭能高歌。心里
有诗的人，活在一种诗性中，有时
现实就成了他的歌，在别人看来很
难很复杂的事情，比如创建一座又
一座的医院，选地址、跑批文、筹
款、建楼等等；比如将天津医学院
纳入国务院 《'$$ 工程》，进入全
国重点建设大学的行列并升格为天
津医科大学，这些都让人一听就打

心里发怵的事情，崔以泰干得
不急不乱，甚至看不出他作过
多大难，有条不紊地一件件都
办得功德圆满。诗情濡染他的
生活，在人生的转折点、凡经

见过并让他心有所悟的事物，必有
诗作产生。将他的诗连起来就是他
最真实的自传，见证了他大半生的
心路历程。

最近网上有个帖子传得很火，
说中国人正在沦为一个不阅读的民
族，在车站、码头或候机大厅里，人
们都在玩手机或打电话，很少有读
书的。而崔以泰从美国费彻伯格大
学讲学归来，一登上飞机就开始将

他在美国的零散感悟整理成
篇，一路上竟埋头写了 &首
新诗。快到北京时，邻座的金
发女士忍不住好奇，主动跟
他搭讪，他即兴选了一首刚

写的诗解释给那位美国女士听：“地
球不平，人间不平，心中尤不平；苍
天似平，静水似平，心平方能平。”那
位女士随之也介绍自己是服装设计
师，或许是受他的影响，在飞机上突
然有了灵感，竟也一气设计了三套
服装。不管怎样，因勤于写诗而有点
这样的际遇，不也是一种美好、一段
佳话吗？现代人抱怨诗歌的影响力
小了，却不要忽略了那些业余诗人
们，以诗句启发心智，点亮自己的
精神，既是人格的超脱，又是人生
的凝聚。写诗会滋润生活，有诗样
的人生也是一种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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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出酒店门，两边是一
溜临街商铺，出售当地土
特产，或手工小玩意，正对
面是“西岭雪山”。来时正
值盛夏，休闲桌椅随意摆
放，木质本色，没铺台布，
头顶巨大太阳伞，
排成一排。游客三
三两两，或星散独
坐，偶尔眼神交流，
多安安静静，不聊
天，不说话，甚至姿
势久坐不变。看装
扮，多是度假客。人
人静坐，无语无声，
面对一座皑皑雪
山，视线中间夹带草地与
树木，树都巨大，松科植
物，满眼满眼的绿。心神安
定，暂时忘记上海的酷热
溽闷。看一阵，喝一口，小
桌上啤酒管够，本地特有，
新鲜直送。友人说，此地素
日人烟稀少，只有寒暑两
季，游客渐渐增多，这种无
言状态，彼此默默，陌生人
相聚于此地，短暂的一家
人，于小镇是难得的闹猛。
此景难求。
酒店不远处有几户民

居，三层小楼，错落别致。
门前堆着十来个长方形木
箱，该是专门定做的。走近
看，木箱里种养各样蔬菜，

青葱、莴苣、芜青，还有些我
叫不出名目来。叶脉葱茏，
翠碧可爱，莴苣叶肥厚巨
大，芜青秀发四垂，看样子，
主人种菜并非意在采收，任
其肆意生长。倒给到此游玩

的客人，一种意外
收获。
我们晚餐吃得

过饱，出门散步。入
夜，酒店两边，前前
后后，小镇本地居
户家家门前悬挂大
红灯笼。白天没注
意，此刻发现灯笼
形状彼此不一，有

圆形，有圆柱形，还有八角
形，友人说，灯笼均为村人
自制，唯一统一是颜色，嫣
嫣猩红，于墨墨漆黑之中，
倒正契合。微风吹过，灯笼
微微摇头。经过阡陌长巷，
无车无人无声，一
切静默，想起白天
散坐在酒店窗前观
景的游客。时间似
乎静止。偶尔一户
人家开了一扇小窗，电视
机里有人影晃动，竟也声
音极低极小，这是梦境里
常有的沉寂背景。我的心
底忽然莫名有些沉重。使
劲回忆都市的嘈杂，耳膜
习惯了的那种喧嚣。脚下

石板小路，我的高跟鞋子
“窠窠”作响，我与友人一路
无语。有一只野猫窜出来，
眼睛里淡淡绿光，它定一
定，看着我们，画面沉静，而
后微微一跃，小猫不见了
踪影。我不觉长舒一口气，
身体反而倏地轻松起来。

第二天太阳高悬时，
我们去登山。游客登顶多
乘“列车”直达。登顶时间
缓缓，每到达一个高度，车
厢厢体会调换颜色，绿皮、
黄皮、红皮。眼前茫茫一个
世界，厢体分外醒目，脚下
白色峡谷，有滑雪者于绿
黄红三色之间穿插飞过，

像流星一闪，镜像
迅疾，无法捕捉。登
至最高峰，我看见
两个人，即使全部
武装，扛着高出人

头的巨大滑雪板，我仍然一
眼认出，这俩人住我们隔
壁。他们昨天就在山脚下酒
店的窗前，默默喝酒，发呆
独坐，偶尔微笑。我目不转
睛。他们在我眼前一跃腾
起，像大鹏展翅，刷一下没
了影踪。简直判若两人。
需要这宁静。上海难

得找得到了。想起林则徐
有联———“春气遂为诗人
所觉，夜坐能使画理自
深。”独处疗心，休整繁华
都市人之疲惫。友人说，独
钓寒江，独立寒秋，未必因
了哪颗橘子，哪一条鱼。我
笑笑。想起师傅说过，写作
也是“守护孤独”。水流云
在，月到风来，窗外犬吠鸡
鸣，恍若云中世界，窗下蝉
吟鹊噪，品咂静里乾坤。这
是属于静止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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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部书 沈建中

! ! ! !这部书是我的一次学
术实验。这场犹如“马拉松
式”的实验，自闻听发令枪
响，起跑出发，一路绝尘，
直至发起冲刺，撞过红色
栏线到达终点，整整十六
年！今天，在淋漓汗水之中
回味途中甘苦，仍感意犹
未尽———就在书稿出校样
时还在不断补充新发现的
资料———若要坚持跑下
去，恐怕杀青无日，于是借
为纪念先生故去十年的由
头而谋求成帙。
这部书也是我的一个

学历。早在三十七岁那年
踏上编撰之路，至今已是
实足五十三岁了。回想编
书初衷，无非是让自己有
一个安心学习、系统读书
的动力，随着时光的推移，
编撰的深入，渐渐感到乐
在其中，反倒成了打发日
子的一种方式，做了一个
晨写暮录的“文抄公”（当
然，如何“抄”法也是各有
会心的）。如斯长年累月，
铢积寸累，“也给了我一点
拿绣花针的训练”（模仿胡
适先生语）。我乐此不疲地
频繁出入图书馆，查阅各

个历史时期的旧报旧刊以
及相关文献史料，把见到
散落的点点滴滴串连成
线、摭拾成文，有时甚至似
“侦探”一般考索。但有一
个原则始终坚守：于“资
料”决不强求，顺其自然，
得失都觉得是种缘分，对
文本并无轻重利害之虞。
总之，整个编撰过程，对于
我自己的意义不啻是享受
学问的过程，尽管过程甘
苦冷暖自知，但认识不断
提高，理解亦逐步
加深了，私心为乐。

本书付梓在
即，我自问：连在先
生门下做学生的资
格都没有而竟敢编撰呢？

想到先生从前主编
《现代》发表“宣言”时谈到：
《现代》是普通的文学杂志，
不是狭义的同人杂志；又申
明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
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
希望得到中国全体作家的
协助，给全体的文学嗜好者
一个适合的贡献，当然是
属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
方面的云云。
又想到《现代》甫一创

刊，两期连载至交戴望舒
译作，第三期先生即“第一
要声明的，就是我已大胆
把《西班牙的一小时》停止
刊载了。关于这部散文，无
论看原作或译文，都是第
一流的文艺物，但是究竟
因为全书有六七万字，在
一个杂志上刊载一部长篇
的散文译稿，终觉不十分
好，所以已商得译者的同
意，自本期起停止了”。
还知道先生弟子张文

江毕业后随侍潘雨廷先生
问学，不遗余力地整理了
潘氏大量著述，写作了《钱
锺书传》《管锥编读解》，先

生不但不以为忤，
而且赞赏有加。记
得一次去华东医院
探望先生巧遇文江
君，他与我谈起这

些事，对先生的豁达宽厚充
满了感激之情。甚至记得先
生对我的拙劣愚钝从不呵斥
讥嘲，这多少也“助长”了我
的“自以为是”，遂至“忘乎所
以”，不揣浅陋，而成是编。
先生数十年沉潜书斋

校园，毕生打开了名闻遐
迩的创作治学“四窗”，
$(&&年先生对言昭谈到：
“东窗指的是东方文化和
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西
窗指的是西洋文学的翻译

工作，南窗是指文艺创作。
我是南方人，创作中有楚
文化的传统，故称南窗。还
有，近几十年来我其他事情
干不成，把兴趣转到金石碑
版，这就又开出一面北窗，
它是冷门学问。”可见所走
的道路与他的早年伙伴们
迥然不同，既不同戴望舒，
也不像杜衡，更不似穆时
英、刘呐鸥。每念及此，总会
想起先生说过：“我实在坐
过一叶小舟在这许多险绝
人寰的乱滩中平安浮过。”
故虽仰望先生而已，总还想
能走近些，或许能有一种
更为贴近的观察视角。这
部书如能在纪念这位中国
知识分子的同时，绘出其
近百年的生命与学术轨

迹，意义自然更大一些。
这部书的编撰，先后

得到五十余位前辈、老师、
学友、多家图书馆馆员和
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三编辑
室各位先生的鼓励帮助，
恕我在此不一一鸣谢而铭
记心中。但我却忍不住要
提到施门弟子陈文华教
授、王兴康社长，始终密切
关怀我的编撰进程，如果
没有他们的指导、帮助和
督促，这部书确实很难完
成。同时，承蒙学界泰斗张
充和、饶宗颐先生题签，美
国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赐
序、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
资助，在此一并敬致谢忱。

#施蛰存先生编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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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天冷……
韩光智

! ! ! !那时天冷，我在一所农村的小学上小学，这所小学
在祠堂里。天冷了，一下课，小伙伴们都往门口跑。有
时，还挤着下课往教室门外走的老师，老师也不恼，让
一下，小伙伴带着一股暖风向外冲，跑到祠堂外朝阳的
墙壁处，一字排开，
男的女的，混搭
着———哟！那时还
真是小伙伴，再说，
离青春期还远，于
是，小伙伴们两小都无猜。哟！冷的天，温暖的童年。
那时天冷，我在一所农村的中学上学，有时，阴天，

没有阳光，一下课，老师可能还没有走出教室门，我们
就行动起来。做什么呢？跺脚。对的，跺脚，一二一，有
时，小伙伴们还能跺出节奏来。咚、咚、咚……咚声中起
灰，不一会儿，满教室的灰，按现在的标准，就是雾霾。

可是，那时，我们男的小伙伴转眼看看女
的小伙伴，女的小伙伴轻轻摇一摇头，满
教室的亲们，没有一个抱怨的。哟！正在
走近的青春期。
那时天冷，我在一所县城的中学上

高三。冬天，有时有阳光，
有时没有阳光，可是，一下
课，总有伙伴还是趴在桌
子上用功，就是没趴，也是
带着一腔心事走向厕所。
一个个伙伴都开始觉醒
了：前途在哪里？何处是光
明？身体长得快的，可能还
有暗暗的相思甚至爱情发
生，这一发生，当然甜蜜，
可是这甜蜜带来的问题也
不少哟。人生的大问题压
着，偶尔，我们也会感叹一
句：老天，真冷！哟！正在迷
茫、正在用功的青春前期。
现在，人在江南，小寒

之后第六日，老天的温度
大约只在初秋的水平上，
并不太冷，瞎忙的间隙，怎
么我一下想起那时故乡天
冷、陷入温暖的回忆当中
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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